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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强曾为儿歌下定义：“儿歌就是指民间流传的

或文人拟作的供儿童咏唱的歌谣。在古代，人们多采用

‘童谣’称谓，在现代，人们则多采用‘儿歌’的称谓
[1]。本文采取“儿歌”这一称谓。儿歌在儿童成长过程当

中打开了儿童视野的第一扇门窗。幼儿自诞生的那一刻，

在母亲轻轻哼唱的摇篮曲下茁壮成长，儿歌作为文学作

品的一种形式，自然地进入孩子们的童年，让他们获得

最早的知识启蒙和精神陶冶。

北京大学以搜集并研究民间歌谣为主要目的开展了

北大歌谣运动，引起了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重视。目前

学术界较为广泛认同的观点认为，刘半农与沈尹默一次

散步提出征集歌谣的想法，成为了民间歌谣搜集运动的

关键起始点 [2]。而从时间上论的话，鲁迅与周作人在提

倡“征集民间歌谣”方面实则更为前瞻，1913 年鲁迅便

在《编处月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于文中率先

倡议搜集民间歌谣 [3]。北大校长蔡元培受鲁迅先生见解

的启发，先前便萌生了搜集近世民间歌谣的设想，后刘、

尹二人的参与，为这一构想的实现提供了契机与动力。

《歌谣》的办刊宗旨阐明搜集歌谣的两个目的——即学术

的和文艺的。北大歌谣运动及《歌谣》周刊是中国现代

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民间儿歌的搜集研究是新

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一场新的文化变革

运动。

作为中国儿歌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一方面，

晚清时期童谣的迅猛发展依然在延续，另一方面由于

各种文化思潮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冲击，促进了现代儿

歌观念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基础的形成，确立了与其他

历史时期不同的现代化特质。该时期儿歌的现代性特质

始终贯穿于其创作理念之中，本文以北大歌谣运动的产

物——《歌谣》周刊搜集的民间儿歌为对象进行分析，

探讨儿歌中蕴含的创作理念。

一、儿童本位：成人视角到儿童视角的转移

在传统思想观念里，中国几百年以来始终遵循着

“父为子纲”这一封建教条，而儿童往往作为成人的附

属品，其独立的思维和个体意识被埋藏。直到 20 世纪

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中，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第一声呐喊。这一呐喊

反映了社会对儿童问题的深刻关切，也揭示了儿童在传

统社会中所遭受的压迫与忽视。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

“儿童的发现”不仅是一个关于儿童本身存在意义的觉

醒，更是一场深刻认识到并将儿童视为拥有独立人格与

尊严个体的思想革命 [4]。该时期的儿歌正是立足于“儿

童本位”，重视儿童这一群体的精神层面和生命层面。

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儿童本位”理念影响下，《歌

谣》周刊对儿歌的系统收集体现了一种主动寻求和珍视

儿童纯真天性的文化自觉，这一行动超越了既有的现实

局限，为展现儿童真实面貌开辟了新的路径。例如儿歌

《猫哥狗弟》[5]：

“猫哥狗弟，相敬致礼；／你躲门外，我缩门底；／

你守金银，我管谷米。”

猫狗的关系从成人世界定义的势不两立的敌我两方，

转变为了孩童世界中“猫哥”负责镇守金银宝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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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美德为创作目的，通过知识传递与童趣审美的融合，将自然意象和生活化场景相结合，在诗性表达中完成儿童天

性的解放。而民俗媒介则展现出双向功能，既以地方性习俗守护文化根脉，又以底层书写关注社会大众现实生活，

回应社会变革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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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则负责保卫粮仓这样和谐互助的亲友兄弟，这是一

份纯属于儿童世界的天真和单纯。

传统的儿歌往往是成人为儿童创作的，内容和形式

多受到成人审美和教化的影响。《歌谣》周刊中的儿歌真

正地“发现儿童”，汲取民间文学的养分，更多地注重从

儿童自身的独特的视角和精神需求出发，予以尊重，真

实地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和认知发展。

二、涵养美德：释放儿童天性的诗性表达

北大歌谣运动征集民间歌谣的同时将“儿歌”作为

一个单独的大类进行收录，足以说明这一时期不仅是对

民间文学，更是对儿童文学的重视 [6]。儿歌的分类可以

从多个角度进行，本文根据《歌谣》周刊儿歌的内容分

知识型儿歌和生活型儿歌两种类型进行探讨。

知识型儿歌旨在传授知识，通过简洁明快的语言向

儿童传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这类知识儿

歌包括动物儿歌、植物（自然）儿歌等。而《歌谣》周

刊中收集的知识型儿歌更侧重儿童天性的引导与发掘，

往往将老鼠、蚂蚁、兔子等动物拟人化，描述不同动物

的特征，让儿童在幼儿时期认识动物属性，饶有趣味。

最有意思的要属《咪咪猫》[7]：

“咪咪猫，上高窟，金蹄蹄，银爪爪；上树树，捉雀

雀；仆辘轳都飞了，把老猫气死了！”

这首儿歌形象地描绘了小猫的模样，通过爬树的捣

蛋行为塑造了一个调皮的小猫。这样生动的表现让儿童

了解到了一个神奇的动物世界，引起儿童探索的欲望，

贴合儿童好奇心理。除动物儿歌外，《歌谣》周刊中的植

物（自然）儿歌将花、草等物象拟人化，其特征以活泼

的语调描绘自然景象和植物生长过程，帮助儿童感知自

然、认识自然。如《小柳树》[7]：

“小柳树，满盆栽，金花谢，银花开。”

这样一首简短的儿歌不仅描绘了柳树的生长规律还

教会了孩子们时间流逝的哲理。这类儿歌以儿童天真的

视角来观察万事万物，丰富了孩子的想象力，打开了儿

童的自然乐园。

生活儿歌则更多地反映儿童的生活经验和情感，

这类儿歌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帮助儿童理解生活，

培养情感。摇篮曲是由母亲吟唱的，哄婴儿安静入睡

的催眠曲 [1]。

“我的儿子睡觉了，我花儿困觉了，我花儿把卜了，

我花儿是个乖儿子，我花儿是个哄人精。”

母亲温柔地吟唱着摇篮曲，营造了让婴儿能够安心

入睡的氛围，安抚婴儿的心灵。儿童从牙牙学语到表达

流畅，孩童间嬉戏打闹时的游戏儿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游戏对于儿童来说，是释放天真本性的乐园，也

意味着对儿童天性的解放。

尤其在生活型儿歌中，儿童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好奇、

模仿，为了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孩子树立价值观，父母们

特别是母亲会吟唱一些培养道德素养的冶情歌。《歌谣》

周刊收集的儿歌包括培养道德素养的冶情歌，传承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教孩童从小知礼、明礼。如《不讲要》[8]：

“公鸡叫，母鸡叫，给人家东西不讲要。”

该儿歌教导孩童基本的礼仪规范，孩童往往有给人

东西想往回要的习惯，这个时候母亲就会教诲孩童，做

人要言而有信，不可食言，这是对对方的尊重。这能够

让孩童通过简单易懂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情节，在传唱

中学会为人处事和礼仪规范，传递优秀传统道德观念和

社会责任感，培养儿童的品德和行为准则。

《歌谣》周刊儿歌的创作理念反映了对儿童天性和中

华民族传统礼仪的特别关注。知识型儿歌通过生动的语

言和有趣的内容，不仅满足了儿童的认知需求，也为他

们提供了探索和理解周围世界的途径；而生活型儿歌则

通过日常生活场景，培养儿童的情感共鸣与社会责任感。

这两种类型的儿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性，既丰富了

儿童文学的内涵，也为儿童的情感教育与道德价值观的

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夯

实基础。

三、民俗传承：扎根底层大众的乡土教育

1914 年，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 4 号刊

登搜集童谣的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

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

材”。尽管对他的呼吁响应者寥寥，但却成为了 1918 年

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先声，其中明确提出了“民俗研

究”的术语，还指出了这种研究的乡土教育功能。同时

为早期歌谣发展提供了两个基本方向：进行民俗学相关

研究和收集大量各地的歌谣以供读者文艺鉴赏 [9]。民间

歌谣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真正属于底层大众的文学样式，

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歌谣》中的儿歌作为民间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贴近生活，反映民俗。在儿歌创作

中融入民风与民俗，实则也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让孩子们从儿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习得中

华精神。如湖南儿歌《排排坐》[10]：

“排排坐，吃果果，果果香，吃辣姜，辣姜辣，吃枇

杷，琵琶甜，好过年，年又快，如斫菜，菜又干，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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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又远，好看田，田又方，好插秧。”

儿歌中提到的“果果”、“辣姜”、“枇杷”等生活元

素，反映了儿童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体现了儿歌的生活

化和亲切感，使得孩子们能够与日常生活产生共鸣，增

强参与感。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叙述对象，增强

了孩童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本领。而儿歌中“好过

年”一词展现了传统节日的氛围，让儿童在欢快的歌词

中感受到节庆的欢乐。这不仅传承了民风民俗，也在潜

移默化中教育孩子珍视传统文化。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仅蕴含了丰富的农耕智慧，还与中国民间的习俗、节令

和自然变化紧密相连。《歌谣》周刊中收集的儿歌也巧妙

地融入了这些节气元素，通过简单的语言传递了季节的

变化和农事的规律。通过这种方式，传统文化中的节气

不再是枯燥的农事记载，而是通过生动的儿歌形式，融

入了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认知。

“正月来把龙灯耍。二月又把风筝扎。三月来把坟地

挖。四月来把秧苗插。五月龙船下河坝。六月扇子手中

拿。七月忙把谷子打。八月十五看月华。九月菊花开得

天。十月寒梅岭上插。冬月烘笼起了价。胀肚子怕的是

腊月八。[11]”

该儿歌按照月份的顺序一年四季的生活节奏和节令

习俗，内容丰富且生动，展现了农民在一年中忙碌的生

活。其中提到的“龙灯”、“风筝”、“插秧”、“龙船”等

活动，都是传统民俗的具体表现，这不仅让儿童了解民

俗活动，还可以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尤其是最

后一句“胀肚子怕的是腊月八”，通过幽默的方式展现了

节日食俗，给孩子们带来轻松愉快的感觉。

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性元素的运用为儿歌注入了文

化深度，使儿童在欣赏和学习的同时，增强了对传统价

值的认同感。除了体现民风民俗的儿歌，其中也有体现

民间儿歌原始性的民生儿歌，从内容上来看，它们深入

浅出地反映了时代状况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情冷暖。

《歌谣》周刊中的儿歌，其创作理念深深根植于大众

生活，反映了民风民俗，也反映了民生民本。在创作过

程中，儿歌常常与农村生活、节庆习俗、自然景观等紧

密相连，体现了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智慧，

是民间文化的生动体现，蕴含着丰富的地方特色和历史

渊源。与此同时，儿歌也切实反映了来自人民群众底层

的声音，以它的纯粹与质朴真实的体现社会现实与时代

发展历程。

结语

北大歌谣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搜集民间歌谣的运动，

作为其可视化成果的《歌谣》周刊往往因其民俗学刊物

性质被各界学者研究，实际上《歌谣》周刊中儿歌也作

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被广泛地搜集并收录，因此在本文的

主要研究对象为《歌谣》周刊中的儿歌。《歌谣》中的儿

歌扎根民间，贴近人民群众，不拘泥于技巧的表达，以

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感，传承民风民俗。儿歌看

似浅显，但深入探寻则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厚重的文化与

思想，尤其是作为民间文学，反映了当时的民风、民俗，

是一种特殊的“乡愁”，也是弥足珍贵的孩童时期的回

忆，不仅为儿童提供了一种愉悦的学习方式，也在无形

中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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